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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如何培育和提升公务员数字素养,既是当前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实践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公共部门人

力资源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全面回溯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厘清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内涵与特征;系统梳理公

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框架,剖析这些概念框架在结构维度上的共性和深层次联系。基于情境学习理论,构建“公务

员———数字政府———数字社会”联动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提升路径与策略整合模型,从公务员数字思维和认知、数字

知识和技能、数字行政技能、数字治理能力的综合提升,以及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保障支撑作用这五个层面提出优

化路径与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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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How
 

to
 

cultivate
 

and
 

improve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civil
 

servant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ractical
 

issue
 

in
 

strengthening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but
 

also
 

a
 

popular
 

topic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search
 

of
 

public
 

sectors.
 

On
 

the
 

basis
 

of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servants'
 

digital
 

literacy,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s
 

of
 

civil
 

servants'
 

digital
 

literacy,
 

and
 

analyzes
 

the
 

commonness
 

and
 

in-depth
 

connection
 

of
 

these
 

conceptual
 

frameworks
 

in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
 

Based
 

on
 

the
 

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the
 

study
 

constructs
 

an
 

advancement
 

path
 

and
 

strategy
 

integration
 

model
 

regarding
 

civil
 

servants'
 

digital
 

literacy
 

linked
 

by
 

"civil
 

servants—digital
 

government—digital
 

society",
 

and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path
 

and
 

advancement
 

strategy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civil
 

servants'
 

digital
 

thinking
 

and
 

cognition,
 

digital
 

knowledge
 

and
 

skills,
 

digital
 

administrative
 

skills,
 

comprehensive
 

enhancement
 

of
 

digit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the
 

supporting
 

role
 

of
 

digital
 

government
 

and
 

digital
 

social
 

security.
Key

 

words:
 

civil
 

servants;
 

digital
 

literacy;
 

digital
 

skills;
 

digital
 

government;
 

digital
 

era;research
 

review



  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深度结

合,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
更驱动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革新

与重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数字化浪潮中积

极应对挑战、把握机遇,数字化发展能力取得长足进

展,为数字中国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设立专篇对加快数

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作出重要部署。随后,《“十
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
年)》和《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等一系

列数字中国战略规划或报告发布,为数字化转型整

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加快推

进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
尤其在加速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进程中,诸如

大数据、代码、数字信息等数字要素源源不断地嵌入

政府治理场景[1],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实施“数据+算法”的双驱动模

式,已深度融入政府治理中[2],并涌现出“一网通办”
“互联网+基层治理”“不见面审批”“智慧政务”等一

系列政府数字化治理新模式[3-4],极大地推动了政府

治理模式向数字化治理新模式转变,同时对数字治

理场域下行政主体的职业素养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①。因而,在数字化治理转型变迁中培育和提

升公务员数字素养既是当前加速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务员谋求自身职业发展的内生

需求[5]。
虽然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普遍认同公务员数字

素养水平是制约数字政府建设成效和政府数字服务

能力的关键因素[6-8],但由于我国数字素养研究尚处

于起步阶段[9],现有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各类学生、
教师和老年人等相关主体,缺乏专门针对我国公务

员数字素养的内涵拓展及其框架模型的系统辨析。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回溯分析已有相关文献,厘清公

务员数字素养概念内涵与内容结构,系统辨析公务

员数字素养概念框架,并围绕如何提升我国公务员

的数字素养以满足数字政府建设的要求,提出公务

员数字素养提升策略的整合模型,便于后续研究者

了解公务员数字素养的研究进展,拓展对公务员数

字素养议题的本土化研究。

一、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数字素养是面向数字技术和数字时代的公民基

本素养[10]。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学界对数

字素养概念的理解逐渐丰富多元,为进一步阐释面

向数字化转型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概念及其概念特征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公务员数字素养在概念上不仅

围绕数字素养的内涵特征,还有针对性地结合公务

员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概念情境优化,其内涵囊括

了当代公务员为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所需要满足的

各种硬性要求与软性要求。
(一)数字素养的概念内涵

  素养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思维方式,包括

认知、动机和情感等多个方面[11]。相应地,数字素

养(digital
 

literacy)在概念范畴和概念层次上,不仅

包含狭义的数字化知识和数字技术应用等显性能

力,如“获取、管理、整合、交流、评价和创造信息的能

力”[12],“数字基础软件和设备操作技能”[13];还将

数字化的思维、态度、情感等潜在素质涵盖其中[5]。
正如中央网信办在全民数字素养框架中所强调的:
“数字思维、数字伦理与责任,以及形成健康的、可持

续的数字观念与学习意识。”②

此外,“素养”也是一个不断更新、适应变化的过

程,某一种素养不可能适用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所

有阶段[11]。有学者认为,数字素养的提出经历了从

计算机素养(computer
 

literacy)、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等相关概

念的发展和演变[13-14],更具数字时代的特点。不同

于计算机素养主要强调对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操作

和掌握,媒介素养突出对媒介语言和符号的理解和

运用,信息素养侧重对信息的获取和利用[14],数字

素养则更加侧重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创新[15],例如

我国公民数字素养框架尤其强调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以及数字协作能力[16]。这是由于数字素养的技术

背景整合了以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基础的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应

用[17]。因此,数字素养是一个更加综合性的概念,
既包括了计算机素养、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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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22年3月2日,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的《2022年提

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明确提出了“提升领导干部和公务

员学网、懂网、用网能力”的任务。2022年6月23日,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中存在

“干部队伍数字意识和数字素养有待提升”这一问题,并提出“持续提

升干部队伍数字思维、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的要求。
2022年3月,国家网信办、教育部、工信部和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2022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
(以下简称《工作要点》),其中将数字素养定义为数字社会公民学习

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
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指出数字素养包括数

字意识、数字思维、数字社会责任、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更侧重于形成

健康的、可持续的数字观念与学习意识。



又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它们的内涵和范围[18]。
(二)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界定

  目前学界对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探讨更多是基于

对数字政府建设、数字治理等现实问题的关注,具有

较强的实践导向。依托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数据价值

的发挥,政府行政和治理形态正在发生结构性重组

和功能性转变,并将数字要素渗透于公务员工作场

景的方方面面[19]。置身于数字化的工作情境中,公
务员被强调需要具备数字素养以应对和胜任数字治

理场域下的各项工作任务[20]。张红春等[5]认为公

务员数字素养是广义数字素养概念在公务员群体中

的具体体现,是公务员为了胜任数字化政府行政和

治理任务所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的综合表现。魏巍

等[21]进一步指出,这种综合能力可以细化为三个方

面:理解数字技术思维,安全可靠、规范地运用数字

工具,汇集、分享、评估和分析数字信息,具备这些能

力有助于创造性地解决数字化政府场景下的政务

问题。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公务员数字素养的定义概

括为:公务员为适应数字时代的变革,感知数字信息

的重要性,合理使用数字工具进行沟通协作,并在遵

循数字伦理的范畴下创造性地、安全有效地对数字

资源进行识别获取、分析使用、整合管理和评估应

用,以应对和胜任数字化政府行政与治理任务时所

应具备的综合能力。
这一概念定义表明,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对数字

信息汇集、整合与利用的清晰度、精确性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需要公务员将“数字化”切实地渗透、贯穿到

各项工作中,思考应如何借助不断迭代的数字平台

与技术提高工作效能,开展更智慧化的政务工作,提
供更便民化的公共服务。因此,公务员数字素养既

具有数字素养的一般属性特征,也具有公务员职业

素养的特殊属性,还体现了公务员所在组织变革发

展的根本要求。具体而言,公务员数字素养表现出

三个典型特征:
第一,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核心特征体现在内容

取向上具有显著的数字性,这一特征贯穿于公务员

数字素养的形成背景、应用场景、治理对象和治理手

段等多个方面。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政府建设的变

革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在内部的行政场景亦或是外

部的治理场景,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都已经与政府

治理深度融合[22]。作为数字政府的行政主体,公务

员除了要熟练掌握各类数字化工具的使用以胜任数

字化办公场景,还需要面对“数字”和“数据”形式的

治理对象,同时需要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的治理工具,
从技术上改进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更需

要公务员能够在“数字空间”解决诸如“数字鸿沟”
“数据泄露”等新生的社会或公共问题[23]。

第二,在价值取向上,公务员数字素养具有公共

性,这是由公共部门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公务员的职

业性质所决定的[24]。一方面,在数字政府的新格局

下,公务员在工作中需要贯彻以“互联网+政务服

务”为核心的新型服务原则,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

新兴技术赋能的数字治理技术,更加准确、及时、深
入地把握多元诉求,提高政府决策、监管和服务能

力[25]。另一方面,数据本身就是重要的治理对

象[26]。作为数字治理的微观主体,公务员在数字政

府实践中会获取、掌握和管理大量公众隐私与民生

信息,需要以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为引导,合理利用

公民个人数据,保护他人隐私,维护公民社会的数据

安全[27],这是公务员数字伦理尤其强调的。
第三,在组织取向上,公务员数字素养具有发展

性,这是由技术更新、政府转型和公务员个人职业发

展共同决定的。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

化、智能化技术不断迭代更新,与政府治理的融合应

用更加广泛和深入,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进入从量

变到质变的新局面①。作为数字政府的人力资本,
公务员面对新兴技术迭代和政府数字化转型浪潮,
需要主动拥抱数字化治理工具[28],不断提高使用和

驾驭数字技术的能力素质,这既是数字政府建设的

发展需求,也是公务员应对挑战、谋求职业发展的必

然选择。

二、公务员数字素养的内容结构与测度

  作为一个结构性的素质能力系统,学界对公务

员数字素养是一个多维概念达成了基本共识[19-21],
对公务员数字素养的内容结构及其测度已经积累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公务员素养

的内容结构,为后续研究开展公务员数字素养测评

提供参考,有必要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

辨析。
(一)公务员数字素养的内容结构

  近年来,在数字政府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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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22年12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发

布《数字时代治理现代化研究报告———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政府治理

的经验、挑战及应对(2022)》。该报告指出:随着数字技术的融合应

用,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已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



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借鉴实践导向的数字素养

框架,探索性地构建了多维化、结构化的公务员数

字素养概念框架或层次结构模型,其中以公务员

数字素养的陀螺模型[5]、公务员数字素养四维要

素层次结构模型[8]、公务员大数据素养框架的双

环模型[20]以及公务员数字素养的冰山数字模

型[29]19这四个理论模型最具代表性。按照时间由

近及远的顺序,本研究对这四个公务员数字素养

框架模型的内容结构及各维度的具体含义进行了

系统梳理,详见表1。
表1 四个代表性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模型

框架模型 内容维度 具体含义

公务员数字素养的陀
螺模型[5]

数字心理素质 与数字技术及其应用活动有关的认知、思维、情感、理念等心理状态的总称

数字技能素质 公务员熟练操作和应用各类数字技术的经验知识

数字行政能力
公务员基于数字心理和数字技能,利用数字思维、资源和技术等来实施日常决
策、执行、监督控制等的组织管理能力

数字治理能力
公务员以数字化心理素质、技能素质与行政能力为前提,借助数字思维、资源和
技术解决外部公共事务与问题的能力

公务员数字素养四维
要素层次结构模型[8]

数字意识层
公务员在长期的行政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对数据、信息的观念和态度等心理
品质,主要包括内化的数字敏感意识、信息公开意识和法律法规意识

数字精神层
直接影响公务员对待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价值认同度,包括技术乐观主义思想、
数字服务精神和数字批判精神

数字能力层
公务员在利用数字化工具开展政务工作时所展现出的信息能力、技术能力、协
作能力、内容创建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数字责任层
公务员在获取、评估、处理以及运用信息的过程中,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包括
保护设备安全、数据安全和隐私安全

公务员大数据素养
框架的双环模型[20]

潜在大数据素质
内隐性和潜在性的心理素质,具体包括公务员对大数据的感知度和注意力,对
大数据科学原理、方法规律的总结,对大数据的积极态度,解决大数据问题的方
法论选择,在利用大数据及其平台时应当坚守的规范

显性大数据技能
外显的和应用型的技能,具体包括利用大数据挖掘的方法、技术与平台,获取所
需大数据资源,对大数据资源加以有效组织和维护,提炼有价值的信息,发挥数
据潜在价值

公务员数字素养的冰
山数字模型[29]19-23

专业素养
公务员在利用数字技术建设数字政府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信息总和,以及公
务员对数字工具(包括硬件与软件)的使用、获取、分析、加工、评价信息并创造
新信息的能力

职业素养
公务员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具备与其职业相匹配的数字意识,包括数字伦理
道德、数字服务意识、安全意识

个人特质
公务员对数字技术的态度与学习动机,包括公务员对数字技术的态度、主动学
习和使用数字技术的动机

  由于学者们所依循的理论框架不同,所构建的

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模型在具体形态、层次结构和

内容要素上也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公务员数字素

养的陀螺模型以素质洋葱模型为基础,结合数字政

府理论,阐释了一个由倒金字塔结构为陀螺主体与

旋转场域两部分构成的复合型素质与能力系统[5]。
“陀体”的部分依据洋葱模型由潜至显的层次逻辑,
由底层的数字心理素质和顶层的数字技能素质构

成;“陀场”的部分依据数字政府内外场域的区分,由
对内的数字行政能力和对外的数字治理能力构成。
公务员数字素养四维要素层次结构模型依据“心理

接入→能力接入”的逻辑框架,构建了公务员数字素

养的意识和能力、精神和责任有机统一的层次结构

模型[8]。其中,“心理接入”主要指向公务员对数字

技术和政府数字化转型积极认同的数字意识和数字

精神;“能力接入”主要指向公务员数字技术应用的

实践能力和责任要求,具体包括数字能力和数字责

任。公务员大数据素养框架的双环模型以素质冰山

模型和数据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由内

环公务员内隐性心理素质的潜在素质层和外环大数

据应用的显性技能层组成的双环复合体[20]。其中,
潜在素质环依次为大数据意识、大数据知识、大数据

情感、大数据思维、大数据伦理,而显性技能环依次

为大数据采集技能、大数据管理、大数据分析、大数

据可视化、大数据信息利用技能。同样以素质冰山

模型为理论框架的,还有公务员数字素养的冰山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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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模型。该模型从专业素养、职业素养与个人特质

三大维度概括了公务员在建设数字政府过程中应具

备的对数字技术和工具的应用能力、与其职业相匹

配的数字意识以及对数字技术的态度与学习

动机[29]19-23。
尽管存在诸多不同,但是进一步剖析上述公务

员数字素养框架模型的内容结构可以发现,这些概

念框架在结构维度上具有内在的共性和深层次联

系。从本质上看,公务员数字素养不仅仅是公务员

在数字政府场景下单一的应用性技能,还是一个复

杂多维的素质能力体系。因此,本研究认为不同公

务员数字素养框架中所涵盖的具体内容要素可以概

括为心理素质、操作技能和应用能力三个部分。其

中,心理素质涵括意识、情感、态度、动机、伦理、精神

或理念等具体内容,操作技能涵括学习各类数字技

术的经验知识、熟练操作和使用数字技术工具,应用

能力体现为利用数字思维、资源、技术和平台工具在

数字政府内外场景下实施行政和治理的各种能力的

总和。更重要的是,公务员数字素养的内容结构需

要映射当代公务员的职业特征、职责和使命。在当

前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公务员数字素养尤其需要

多层次、全方位地与数字政府的目标使命相契合。
(二)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测度

  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和测量的具体指

标[30],以测评现实中公务员数字素养的实际水平,
对于公务员数字素养这样一个以实践导向的研究议

题而言尤为重要,因为量化测评公务员数字素养的

现状是进一步系统性提升公务员数字素养的关键。
然而,目前已开发的成熟的数字素养测量工具或测

评体系多以青少年、学生和教师等为测评对象,旨在

了解学生或老师在学习或教学情境中的数字素养水

平[31-33]。例如,被广泛使用的由Ng[34]编制的数字

素养测评量表,测量维度包括态度(7个题项)、技术

(6个题项)、认知(2个题项)、社交(2个题项),共17
个题项。我国学者李晓静等[32]构建的中小学生数

字技能的测评体系,主要涉及操作、移动、社交、创造

和安全五大方面的数字技能测评。
相较之下,专门针对公务员数字素养测量工具

开发或测评体系构建的实证研究仍相对匮乏。就目

前收集的文献来看,仅有少数研究在借鉴和发展一

般数字素养测评框架基础上,对我国公务员数字素

养水平进行了系统测评。例如,丁梦兰[35]在借鉴和

整合多个国外成熟的数字素养框架基础上,编制了

公务员数字素养自我评估量表,包括技术域(2个题

项)、信息域(3个题项)、交流域(7个题项)、内容创

建域(2个题项)、安全域(5个题项)以及问题解决域

(4个题项)六个维度,共17个题项,该量表信度良

好,Cronbach's
 

α值为0.968。李思佳[29]采用专家

访谈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包括数字知识、数字技

能、数字意识、数字态度和数字动机5个一级指标、
16个可操作指标的基层公务员数字素养评价指标

体系。
虽然上述测量工具或测评体系未从实证角度对

公务员数字素养的结构维度和所采纳的题项或指标

进行检验,但它们为后续研究开发公务员数字素养

测评工具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实证探索公务员数

字素养的因子提供了依据。

三、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提升路径与策略

  作为政府治理的行为主体,“数字公务员”是否

具有良好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整体水平已成为政府数

字化改革的基础和关键。因此,面向数字化发展的

新阶段,如何提升公务员数字素养既是公共部门人

力资源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当前加强数字政

府建设实践的重要现实问题。公务员数字素养与技

能水平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公务员、数字政

府和数字社会三方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合力。
(一)提升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思维框架

  以情境学习理论为基础的职业素养培育与提升

的实践探索[36-37],为本研究探索提升公务员数字素

养的路径与策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情境学习

理论,知识和技能学习是一个实践性、社会性的参与

过程,所学内容的意义是在学习者自身角色知觉与

学习情境的互动过程中生成的,学习情境的创设应

致力于将学习者角色知觉、知识的应用状态和认知

性任务相融合[38]。简言之,学习者要学习的知识、
技能在什么情境中应用,就应该在什么情境中去学

习这些内容。作为职业素养的一部分,公务员数字

素养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具有浓厚的场景性、应
用性和实践性。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一些地方行政

部门在编制“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数字素养与技能培

训体系”时,着重强调将数字化工作场景与情境化培

训有机结合,数字素养与行政和治理能力有机结合。
例如,浙江省在落实领导干部数字素养提升专题培

训时,首先要求干部“头脑风暴”,讨论和梳理各业务

部门数字化改革需求和数字化应用场景,有针对性

地强化公务员在数字行政和治理实践薄弱环节的数

字化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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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学习理论更进一步指出,情境变化对个体

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个体在与情境互动中获得

知识、认知、思维、技能等素养的提升,再综合运用这

些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在复杂情境中解决问

题,由此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循环发展的立体化建

构[38]。因此,置身于新兴数字技术驱动整个社会和

政府治理变革的大背景下,公务员不仅需要从数字

化情境中获得有关数字技术的认知、思维、应用技

能,同时需要运用数字素养和技能解决数字治理场

域下的复杂现实问题[39]。简言之,数字社会和数字

政府建设对公务员胜任复杂多样的数字工作任务的

数字素养提出了要求,因此公务员需要学习提升数

字知识和技能,并将所掌握的数字技术的操作、使用

与管理技能应用于数字政府场景中,继而持续推动

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的发展[40]。
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提升公务员数字素养的

思维框架,如图1所示。数字时代,公务员要建立数

字化思维,不断加深对数字化的理解和认知,不仅要

依托数字政府支撑平台学习了解各类数字技术的经

验知识、掌握数字技术的操作与应用,更要将数字素

养提升与自身角色及其所处的数字政府场景有机结

合,充分利用数字思维和数字技能不断提升情境化

能力要素,带动数字行政和数字治理能力的进一步

提升。

图1 提升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思维框架

(二)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提升策略

  1.建立和发展数字思维与认知

思维和认知作为行动的先导,在提升公务员数

字素养系统工程中起到先行作用。随着数字化与智

能化技术推动的数字治理工具日益丰富,公务员首

先需要从传统工业文明奠定的思维定式中挣脱,重
构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建立数字化、数据化和智能

化的思维模式。其次,要在认知层面充分认识数字

化转型和数字素养的价值和意义。要消除抵触数字

化转型的固化思想,深入理解数字中国、数字社会和

数字政府建设的战略要义,认识到数字资源和技术

嵌入政府治理的巨大价值,强化对数字政府建设的

价值认同[41]。此外,公务员还需要建立正确的数字

技术态度和认知,认识到数字技术可能是一把“双刃

剑”,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数字技术认

知,以创造公共价值为出发点,善用数字资源和数字

技术处理“数字空间”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
务员要加强自我约束与规范,不断提升数字伦理道

德素养。具体而言,要遵循符合社会意识形态的数

字伦理道德观,尊重个人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公共

利益,遵循法律法规,不滥用数字技术和数据。
2.主动更新数字知识与技能

不断学习与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是提升素质

水平和专业能力的基础。作为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核

心内容,数字知识和技能在新兴数字技术迅猛发展

下不断更新,这要求公务员保持主动、开放的学习心

态,落实持续学习数字技术经验知识的行动。在公

务员数字知识学习方面,要强化数字基本知识、数字

法规、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等专业知识的普及;同
时,通过促进专业技术人才和一般岗位人员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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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帮扶,加速推进数字化服务工作模式在传统岗位

中的普及。在公务员数字技能提升方面,精准把握

公务员能力提升诉求,依据不同业务场景有针对性

地、分阶段地推进数字素养培训,帮助公务员快速掌

握各类数字技术的基本原理、方法论、操作方法及其

应用。着重加强对公务员的数字知识和技能培训,
借助已搭建的数字平台工具,基于实际的数字化工

作场景,将理论讲授、情境实践和反馈改进的情境化

培训闭环与实际的数字化工作场景有机结合。此

外,充分发挥“互联网+教育”优势,融合多媒体技术

辅助教学,建立完善的网络培训体系,打造高质量的

网络学习平台,共享优质的数字化培训资源,实现公

务员数字素养数字化教育培训的可持续性和可扩

展性。
3.着重强化数字行政技能应用

在数字化改革中,政府既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

主体,也是被数字技术重塑的对象。政府运行机制

的变革、行政效率的提高、行政决策的优化、行政监

督的实效提升,都依赖于公务员利用数字资源与技

术、释放数字信息价值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因此,首
先有必要以应用场景为牵引,强化以数字化应用为

核心的公务员数字素养和技能实践机制,促进各个

成员的数字沟通协作能力,激励公务员在数字化转

型实践中不断提高数字化工具和数字平台的操作与

应用能力,不断增强驾驭数字资源和挖掘数据价值

的数据资产运营能力,从而不断提升开展电子政务

和数字化管理的行政能力。其次,为促进政府各级

各职能部门的数字合作协同,建立跨部门数字化管

理和数字应用技能经验推广机制,加强跨部门沟通

协作和数字化人才之间的交流合作。此外,为扎实

推进数字应用技术赋能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依
据数字素养框架明确数字化人才应具备的数字素养

和技能,明晰数字化岗位的技能标准,通过“硬性”指
标强化公务员善用数字化工具和数字资源平台为行

政事务服务。
4.不断提升数字治理能力

在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中,数字治理能力是以

公务员持续更新的数字化理念和思维模式、不断提

升的数字知识和技能为前提,在数字监管、数字社会

治理和数字公共服务提供等政府治理过程中体现出

的综合能力。这种系统性能力的提升,以及数字化

治理内容的落实,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

面力量的协同推进来实现。首先,为确保政府数字

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要在数字治理领

域制定全面、系统、前瞻的顶层设计,整合组织内部

的数字化职能,促进各级、各职能部门间的信息共享

和数字合作协同,打造人机协同的公共服务模式,以
便于公务员快速获取和整合数字信息,及时对公共

事务问题和多元的公众需求做出响应,以提升数字

治理效能。其次,数字治理能力提升和数字化治理

转轨需要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要加快完

善公共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城市大脑平台、云计算平

台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合理布局一体化政务大数

据体系,借助数字基础设施赋能效应,持续提升数据

汇聚、挖掘、分析等数字素养在数字监管等政府治理

中的应用。此外,有必要健全诸如数据的保护和管

理、数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数字治理的监管等数字

治理标准和规范,以确保公务员的数字治理能力得

到充分发挥。
5.逐步完善数字政府保障机制

提升公务员数字素养有赖于数字政府提供多维

度的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一是在育才引智方面,
为完善适应数字时代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体

制,一方面要加快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和数字政府建

设实践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为精准化、科学化、
系统化的数字人才规划与配置、开发与培训、评估与

激励提供根本依据。另一方面,努力形成“政府—高

校—企业”联动的数字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利用各方

资源优势,共同开展数字人才培养活动,共享资源和

经验,提高公务员数字素养培育和提升的效率和质

量。二是在评价激励方面,参考相关学者构建的我

国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开发标准化数字素养化测

评体系,建立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公务员素养

评价体系。深化数字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改革,创新

高数字素养人才激励标准和手段,采取物质激励与

精神激励结合的方式,充分调动数字人才干事创业

的内生动力。三是在组织氛围方面,要激发公务员

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的积极性,培育激发数字化融

合创新和容纳创新试错的空间和机制;打造学习型

政府,在组织内部营造倡导学习的组织氛围,培育良

好的学习型组织文化。
6.持续深化数字社会的支撑作用

作为数字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

社会建设的推动为公务员提升数字素养提供了重要

的机遇和支撑。首先,数字政府建设需要政府部门、
城乡居民、技术企业与社会各界等多种利益主体的

积极参与和良性互动,尤其需要专门的技术性服务

企业提供技术支撑服务,公务员借此可以与技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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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其相关技术专家建立联系,共同探讨数字化服

务的发展趋势和前景,了解最新的数字技术和工具,
并学习如何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公共服务中。其次,
通过技术企业专门技术人才的传授与帮助、多样化

的培训方法以及实践经验的反馈机制,公务员的专

业数字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可以得到改进提升。最

后,新兴数字技术和工具在数字社会其他领域的应

用,可以为公务员提供更多的数字技术应用案例和

最佳实践经验,这有助于公务员了解数字化服务在

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和效果,从中吸取间接经验和启

示,并将这些经验适时转化为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
促进自身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

四、结 语

  本研究在全面回溯公务员数字素养相关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对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框架进行了

系统辨析,并进一步界定了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

内涵与特征;围绕如何提升我国公务员的数字素养

以应对和胜任数字治理场域下的新的使命和任务,
构建了“公务员—数字政府—数字社会”联动的公务

员数字素养提升路径与策略整合模型,提出了推动

我国公务员数字素养提升的优化路径和推进策略。
作为一项对前沿话题的理论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仅

从规范性层面对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框架、内涵

结构和相关测评工具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辨析,但并

未对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可操作化进行深入探

讨。未来可以专门开展针对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情境

下的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可操作化、可测量化的

实证研究,开发出符合我国实情的公务员数字素养

测评工具,从而进一步测评我国公务员数字素养水

平现状,科学评估和诊断阻碍我国公务员数字素养

提升的关键问题,并据此建立健全我国公务员数字

素养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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